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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有翅膀
———专访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

对话 知沪 悦赏言讲

周末
WEEKEND

5月 30日，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第一天，许忠率上海歌
剧院登场。

全球演出业停摆已久， 这是疫后全世界第一场大规模
古典音乐现场演出。台上包括乐团和合唱团，有 170 多位演
员。微雨中、草坪上，穿着雨衣等待的是无比真实的观众。

隔离了太久，告别了太久，许忠深呼吸，登上舞台：“久
违了，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见。”

他指挥上海歌剧院演出了歌剧《纳布科》选段“飞吧，让
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在许忠看来，音乐也有翅膀，疫情无
法阻挡。

■ 本报记者 吴桐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许忠
1968年出生，钢琴家、指挥家，2012年出任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

总监，2016年出任上海歌剧院院长。2018年， 法国文化部授予其法国艺术
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

特殊时期，音乐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见到指挥家许忠时，他刚结束上午的排练，大汗淋

漓。见缝插针聊起来，时间一到他又一头扎进排练厅。办
公室桌上的盒饭早凉了，没动过一下。这让人想起他在
疫情中发起的“用音乐温暖世界”12 小时直播音乐会，从
头到尾换了 4 批主持人，他一直没下过场，没吃饭也没
休息，“铁人”一般。

疫情发生时，许忠正应澳大利亚歌剧院邀请，在悉尼
排演歌剧《唐璜》。在他的提议下，当地时间 2 月 11 日，澳
大利亚歌剧院交响乐团在悉尼歌剧院奏响钢琴协奏曲
《黄河》第二乐章，为武汉加油。随后，以色列耶路撒冷室
内乐团、英国威尔士皇家音乐与戏剧学院、法国巴黎管弦
乐团等纷纷加入，一场全球乐团大接力就此开启。

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时，这场音乐接力的主题从为中
国加油演变成了全世界的团结互助。4 月 22 日世界地球
日，这一天早 8 点至晚 8 点，一场规模空前的线上音乐
会在 12 小时内不间断直播。在许忠的发起下，世界各地
150 位音乐家参与了这次特殊的音乐会。 直播结尾，63

位音乐家“云合奏”了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爱的
致意》，治愈人心。

解放周末：世界地球日连续不断直播 12小时，是巨大的
脑力、体力消耗。您是怎么撑下来的？

许忠：平常大部头歌剧指挥惯了，有时演出要在指挥台
上站 4个半小时，排练会达到 6-8 小时。12 小时直播，如果
中途有广告，还能有一点喘息机会，但我们希望这次可以纯
公益，给观众实打实的音乐大餐。当天的直播，汇集了那么多
优秀的音乐家，从头到尾惊喜连连，我也全程兴奋，就感觉不
到累了。

我父母都是医生，看到医护人员奋战一线，我非常感动。

作为音乐家，我不能去一线，只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解放周末：疫情中，世界各地的同行们都在做什么？

许忠：虽然全球线下演出停摆，但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家
们虽然隔离在家，但都在认真磨炼技艺。你看，意大利人都在
阳台上演奏，隔空对唱。全球知名乐团和歌剧院都把演出从
线下搬到了线上。柏林爱乐乐团、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东京交
响乐团等音乐机构，都推出了“云音乐会”。

疫情中，网络上出现了许多炫技式的演奏短视频及在线
音乐教育。但我觉得，这个时期，我们需要更高水平、更用心
的“云演奏”。12小时直播，我希望能传递音乐内涵，激起全
球乐迷心灵的碰撞。 古典音乐不是大众消费品和娱乐产品，

在特殊的时期，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力量。

解放周末：12 个小时，我看您换了 4 条围巾，可见非常
注重细节。

许忠：这可能得益于我在欧洲留学和工作的经历。欧洲
人非常重视传统，重视细节。比如，我跟乐团排练歌剧《纳布
科》选段“飞吧，让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谱子上最后一个音
符是收掉的，但实际演出，指挥应该让合唱声部自由延续一
段。如此处理，欧洲挑剔的观众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否则你
就会迎来嘘声一片。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传统，也是不可忽
视的细节。

解放周末：为了这场直播，短短 10天召集了 150位音乐
家，是怎么做到的？

许忠：我这么多年在海外，对世界各地歌剧院和交响乐
团还是比较熟悉的。多年累积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
是，疫情中全世界音乐人都紧紧团结在了一起，一呼百应。因
为大家相信，音乐是无国界的，音乐可以抚慰人心。巴黎管弦
乐团总经理劳伦特·拜尔对我说：“等疫情结束， 我第一时间
要来看你。” 他希望巴黎管弦乐团能成为疫后第一个访问中
国的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林登·特拉奇尼跟我说，

他相信疫情结束后，我们会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很艰
难，但我们一定会胜利。这场直播，我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
头，很欣慰看到那么多机构和音乐家参与进来，在危急时刻
展现人文关怀和人性之美。

解放周末：已经很久没有现场演出了，5月 30日登上辰
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又有什么感受？

许忠：辰山的这场演出，是疫后全世界第一场大规模的
古典音乐现场演出。无论对艺术家还是对观众来说，都是久
违了。

除了西方歌剧经典选段，我们还演了一部中国作品———

钢琴协奏曲《黄河》。《黄河》充满力量，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的精神，今年也是它首演 50周年。我和钢琴家宋思衡合
作。好玩的是，第二乐章我们在台上互换了身份，我坐到钢琴
前弹奏，他站上指挥台。这是他的第一次指挥。

解放周末：今年是贝多芬年，全球许多纪念音乐会都取消
了，但你们演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为什么选这部作品？

许忠：音乐会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压轴。今
年是贝多芬诞辰 250周年， 但没办法举行线下纪念活动，我
们算是打响疫后的“第一炮”。演贝九第四乐章，也是希望大
家能在《欢乐颂》的旋律中，用一种乐观、积极的情绪与新冠
肺炎抗争，用美重建我们的生活。

从上海弄堂，到歌剧殿堂

许忠是弄堂里长大的孩子，身上带着上海的印记。

他 3 岁半开始学琴， 父母用家里仅有的 800 元积
蓄，为他买了一架用废旧部件拼装起来的钢琴。从那一
刻开始，许家的窗户和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但仍然阻
挡不了传向弄堂的优美琴声。

许忠的启蒙老师是当时上音附中副校长王羽。王羽
的太太林明珍，是上海歌剧院第一代女高音，唱过《蝴蝶
夫人》。17 岁时，许忠考入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

此后 ，凭借天赋 、热情与执着 ，他从钢琴家转型为指挥
家，历任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以色列海法交
响乐团音乐总监、意大利维罗纳歌剧院和维罗纳夏季歌
剧节首席指挥。

当年的小琴童没有想到， 他会从上海弄堂走向巴
黎，成为钢琴家，成为指挥家，站上世界舞台。他也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在意大利海边小城卡塔尼亚，浸淫于
歌剧的传统中，并在维罗纳夏季歌剧节，面对一万五千
名观众指挥《卡门》。他更没想到，兜兜转转许多年，他最
终又回到了上海，在 2016 年赴任上海歌剧院院长。一切
好像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解放周末：您常说，巴黎是您的第二故乡。巴黎给您的最
大影响是什么？

许忠：我在巴黎待了 13年，对我个人来说，学习、成长和
生活，人生重要的转折点都在巴黎完成。海明威不是说吗，假
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往后余生，巴黎将会永
远跟随你，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我当时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进巴黎高等音乐学院，但基
本乐理课考试却是零分。当时国内基础乐理教育与国外差距
较大，刚到法国，法语听不懂，全靠比画和猜。但是我学得很
快，六个月就基本可以磕磕绊绊跟人对话了。

我记得，当时在巴黎，看过许多印象派画家的画，发现了
法国印象派音乐和印象派绘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一
次，在小城吉维尼参观莫奈故居，看到他收藏了许多日本浮
世绘，可以推断，印象派一定受到东方美术的影响。后来，我
在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结业论文，就以此为主题，当时这个
观点十分轰动。

解放周末：您曾获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和东京国际钢
琴比赛主要奖项，但后来却从钢琴家转型成了指挥家，这是
偶然还是必然？

许忠：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其实一直有计划地在往指挥
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离不开前辈和大师的提携。在巴黎求
学的时候，我上过作曲兼指挥大师布列兹的课，也得到过指
挥大师杨松斯的指导。我的钢琴老师菲利普·昂特勒芒，同时
也是一位指挥家。当然，黄晓同老师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

年轻时赴苏联留学，归国后成为中国指挥界的“一代宗师”，

培养出了陈燮阳、汤沐海、余隆等指挥家，我算是他的关门弟
子。当初我在上海的演出，他每一场都会来听，给了我很多悉
心的指导，我非常感激。

指挥在我这里就像一颗种子慢慢发芽，到了一个点突然
就爆发了。实际上，我真正开始指挥生涯时，从艺已经 30年，

种种经验和挫折，都对我有很大帮助。

解放周末：后来您赴任意大利贝里尼歌剧院艺术总监，有
人说这是“天上掉馅饼”。

许忠：2012年， 经过投票我被任命为贝里尼歌剧院的艺
术总监。这的确是“天上掉馅饼”，但这“馅饼”很难啃。

我一直说，贝里尼歌剧院是我的研究所，那段经历是我
的第二次留学。刚到那里时，我是很惶恐的。歌剧指挥要求非
常高，那几年，我真正完成了指挥技艺的脱胎换骨。而作为一
个艺术总监，不仅仅要指挥，还要挑选剧目、挑选演员、制定
预算、保证票房。

我在贝里尼歌剧院一共待了 6年，制作了 17部歌剧，真
正浸淫到意大利歌剧的传统之中。那几年我非常煎熬，但回
过头去看，很值得。

解放周末：贝里尼歌剧院所在的卡塔尼亚是一座海边小
城，人口只有 25万。它为何能成为一个歌剧重镇？

许忠：卡塔尼亚位于西西里岛。大家都知道电影《西西里
岛的美丽传说》，那里风景宜人，有埃特纳活火山，旁边的陶
米纳还有一座古希腊歌剧院遗址， 这里有着深厚的歌剧传
统。而且，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出生在卡塔尼亚，他是当地人
最引以为豪的人物，创作了许多不朽的音乐杰作。

这座小城只有 25万人口，但拥有两万忠实的歌剧粉丝。

我们一部经典歌剧在那里演 7场，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在意大利，看歌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
对于歌剧明星的关注度不亚于娱乐明星。

意大利经济一度不景气，曾削减剧院财政拨款，一度让
贝里尼歌剧院陷入危机。但歌剧院后来通过控制成本、引入

企业赞助等形式，让剧院的运营重回正轨。当然，观众的老龄化
也是贝里尼歌剧院乃至全世界歌剧院都面临的问题，培养年轻
观众迫在眉睫。

解放周末：2016年，您在维罗纳夏季歌剧节指挥了开幕演出
《卡门》。维罗纳夏季歌剧节有 100多年历史了，为何长盛不衰？

许忠：在莎士比亚笔下，维罗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

小城内“朱丽叶的阳台”，至今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维罗纳夏
季歌剧节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夏季歌剧节， 在一个古罗马时期
的斗兽场里演出。 在维罗纳歌剧节 100多年的历史中，《卡门》

总共上演过 200多场。每年 6月到 8月歌剧节期间，演出场场
爆满。

维罗纳夏季歌剧节为什么成功？因为他们文旅结合做得很
好。他们有一个建于公元一世纪的圆形剧场，全世界观众来到
这个城市，都不会错过一场歌剧演出。上海的国际客流量也很
高，在这方面，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探索的地方。

希望中国民族歌剧的咏叹调传唱世界

在国外歌剧院任职的经验，给许忠带来广阔的国际视
野。2016 年，通过全球选聘无记名测评，他成为上海歌剧院
历史上第一位聘任制院长。

赴任后，他一直致力于推进上海歌剧院与国际接轨的
步伐。他希望通过海外演出和国际合作的磨炼，提升演员、

幕后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国际视野，上演更多被国内
外观众喜爱的作品。

2016 年，上海歌剧院把中国歌剧《雷雨》演到了伦敦西
区，4 场演出吸引了超过 4000 名观众。2017 年， 上海歌剧
院在德国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成功演出了贝多芬《第九
交响曲》和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两部经典巨作。2019 年，

上海歌剧院制作的《图兰朵》成了迪拜歌剧院新乐季的开
幕演出。那是中东首座世界级专业剧院，可容纳 2000 名观
众，《图兰朵》开票 19 天，即全部售罄。

解放周末：复工后，上海歌剧院在忙些什么？

许忠：疫情中，我们没有丝毫松懈。你能听到上海歌剧院的
院子里，歌声、乐声不断，每个排练厅都是满的。比如我们的圆
号声部，5个乐手把世界上最重要的交响乐中的圆号选段逐一
练过来。我们还进行了非常严苛的业务考核。

与此同时，我们沉下心来搞创作，发挥创意，尝试各种新的
形式。歌剧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个有趣的
项目，和国外的主创团队“云合作”，演一出“云歌剧”———《唐
璜》。小小“剧透”一下，我们是实景演出，而且会把唐璜变成一
个摇滚明星。

解放周末：上海大歌剧院目前正在建设中。有了一流的剧
场后，我们还缺什么？

许忠：我希望上海大歌剧院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地标。

硬件有了，我们还要思考，软件能否跟上？一个世界级的歌剧院
最重要的是内容。我们如何推动中国歌剧的发展、引领亚洲歌
剧潮流、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关注？

当然，我们还要思考，如何让上海观众愿意走进这座歌剧
殿堂。金字塔一定要有稳固的基础，上海需要大歌剧院，需要世
界一流的创作者、演员，同时还需要更多歌剧粉丝，这就离不开
经典歌剧和民族歌剧的推广和普及。 这是一个漫长的工程。在
这方面，上海歌剧院义不容辞。疫后，我们会通过更多高质量的
演出和丰富的艺术教育活动，让越来越多人听懂歌剧，爱上歌
剧，在歌剧中找到美。

解放周末：2016年您出任上海歌剧院院长时，定下了很多
目标，要西方经典和民族原创“两手抓”，要与国际接轨。这些目
标，您觉得现在达成了吗？

许忠：这些目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一直在进步，当快
要接近目标时，就会定下更高的目标。歌剧是一个漫长浩大的
工程，不可能拔苗助长，不可能一夜成名。在舞台上一瞬间的辉
煌，是靠幕后无数的辛苦慢慢积累起来的。

来到上海歌剧院后，我一直强调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但这
个标准不是恒定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的。这些年，我们
制作了不少西方经典，在民族歌剧方面，我们的《晨钟》《田汉》

两部原创作品正在不断修改打磨。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
有信心做到亚洲一流。我们也在不断寻找机会，把自己的艺术
家推向国际舞台。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中国艺术家要征服国际舞台，需要哪
些能力？

许忠：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

我会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会一点点德语和西班牙语。小泽
征尔是令人仰慕的指挥大师，但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音乐总监的那段时间，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听不懂德语，

他只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让自己静心于音乐的世界里。

语言的沟通非常重要，无论什么语言，如果你词不达意，就
会造成种种误解。你必须学会倾听，也学会表达你的意图、你的
艺术理念。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能靠猜测和揣度，只有流畅、

坦诚的沟通，才能达成相互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从小在上海学习音乐，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音乐给了我强大的内心，也让我始终保持着坚定的
艺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所背靠的文化，是我们在世
界舞台上最坚强的后盾。

解放周末：您希望打造什么样的中国歌剧？

许忠：近年来，中国各地不少原创歌剧常常让观众觉得颇
为艰涩。为了达到戏剧高潮，一味飙高音、拼力度，但却缺少一
首可以被传唱的咏叹调或抒情短歌。气势恢宏容易做到，但沁
人心脾或催人泪下却并不容易。

民族歌剧《白毛女》《江姐》中的许多唱段，旋律动听、朗朗
上口，让普通观众易于接纳，也易于传唱。这些作品扎根于地方
戏曲、民歌民谣，这其中有无穷无尽的音乐宝藏。我们的《晨钟》

《田汉》也都强调旋律性和可听性，希望能创作出真正受到观众
喜爱、被广泛传唱的作品。《田汉》试演的时候，专家们都说，上
海歌剧院出品的民族歌剧，没有“洋腔洋调”，中国味儿很足，有
上海的风格，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成功。

此外，民族歌剧不仅是演给我们自己看的，也应该演给世
界看。我们要找到一种全世界都能听懂的声音，讲述我们民族
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茶花女》《卡门》的咏叹调。希望有一天，

中国民族歌剧的咏叹调也能传唱世界。

5月 30日，许忠指挥上海歌剧院亮相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 。 韩奇 摄
（图片由上海歌剧院提供）


